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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許
鞍
華
的
電
影
︽
桃

姐
︾
，
起
首
還
是
能
夠
自
持

的
，
未
久
眼
淚
便
按
捺
不
住
。

身
邊
的
人
不
明
所
以
，
小
聲
地

好
言
安
慰
。
他
並
不
知
道
我
家

裡
也
有
一
個
桃
姐
，
我
從
小
被
她
帶

大
。桃

姐
經
已
成
了
一
個
族
群
的
代

號
。
我
家
的
桃
姐
叫
馮
愛
，
暱
稱

﹁
馮
人
愛
﹂，
我
和
我
幾
個
淘
氣
的
兄

妹
，
還
是
偷
看
她
的
身
份
證
才
知
道

她
的
名
字
。
平
日
我
們
儘
管
放
縱
地

對
她
呼
呼
喝
喝
，
叫
她
﹁
二
嬸
﹂，
那

是
祖
母
對
她
的
稱
呼
。
馮
愛
十
來
歲

時
結
婚
，
生
了
一
個
女
孩
；
她
的
丈
夫
據
說
是

個
文
弱
書
生
，
二
戰
時
被
日
本
兵
殺
了
。
她
在

祖
母
家
打
工
，
陪
她
出
嫁
，
照
顧
我
的
父
親
和

幼
年
失
去
母
親
的
我
們
兄
妹
五
人
。

馮
愛
感
激
我
亡
母
生
前
對
她
好
，
對
我
們
愛

護
有
加
；
童
年
的
情
景
便
如
電
影
︽
桃
姐
︾
裡
的

模
樣
：
那
些
﹁
眠
乾
睡
濕
﹂
的
日
子
，
大
清
早
洗

地
打
掃
做
飯
熨
衣
，
直
至
深
夜
才
上
床
，
摸
㠥
黑

更
衣
沐
浴
。
馮
愛
待
我
父
親
便
如
桃
姐
對
待
她
的

少
爺
，
蒸
魚
要
到
甚
麼
程
度
，
還
有
豉
油
雞
的
做

法⋯
⋯

飯
來
張
口
。
她
跟
我
的
上
輩
各
人
都
甚

有
默
契
，
但
又
同
時
知
道
自
己
的
身
份
，
平
日

不
多
言
半
句
，
只
看
眉
頭
眼
額
。
對
於
我
們
這

些
淘
氣
精
，
敢
怒
而
不
敢
報
告
。
有
次
三
哥
見

她
打
瞌
睡
時
口
半
張
㠥
，
便
快
速
地
把
一
手
粗

鹽
拋
進
她
的
嘴
裡
，
她
發
怒
起
來
追
他
半
條

街
，
無
良
的
我
們
在
旁
邊
呵
呵
大
笑⋯

⋯

我
升
中
時
考
進
第
一
志
願
，
她
高
興
得
把
積

蓄
得
來
的
一
㛷
金
鏈
拿
來
獎
勵⋯

⋯

如
此
﹁
無

私
和
忠
誠
﹂
的
一
個
女
人
，
老
來
不
能
工
作
，

自
動
堅
持
要
到
老
人
院
居
住
。
劉
德
華
令
我
記

起
當
年
前
往
粉
嶺
老
人
院
探
望
馮
愛
的
日
子
。

馮
愛
走
的
時
候
也
算
安
詳
，
只
是
沒
有
儀
式
，

也
沒
有
追
思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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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鄭

浩

馮　愛
文潔華

翠袖
乾坤

大
約
在
十
七
八
年
前
吧
，
人
在
異
鄉
，
百
無
聊
賴
，
很

想
寫
一
點
詩
，
可
還
沒
有
決
定
寫
些
什
麼
，
只
決
定
了
這

些
詩
︵
如
果
能
夠
寫
出
來
的
話
︶
必
須
是
押
韻
的
。
那
時

只
是
有
一
個
簡
單
的
想
法
：
如
果
真
的
能
夠
寫
一
點
詩
，

我
想
我
會
寫
這
世
界
首
先
是
從
自
己
的
意
識
︵
或
認
識
︶

裡
開
始
腐
敗—

沒
事
，
我
只
是
想
說
︰
如
果
我
以
為
這
世
界
是

腐
敗
的
，
那
一
定
是
我
已
經
腐
敗
起
來
了
。

也
許
應
該
把
﹁
腐
敗
﹂
這
個
詞
括
懸
出
來
，
再
加
一
番
解

釋
，
才
可
以
避
免
某
些
誤
解
，
但
那
是
另
一
個
問
題
了
；
那
時

只
是
想
︰
寫
一
點
必
須
是
押
韻
的
詩
，
關
於
我
和
這
世
界
的
種

種
愛
，
以
及
怨
恨
，
那
麼
，
我
以
為
這
世
界
是
如
何
如
何
的
，

那
必
然
是
在
對
立
的
二
元
關
係
裡
尋
找
參
差
，
在
對
話
的
衝
突

矛
盾
裡
尋
求
共
識
；
如
果
有
所
省
悟
，
恐
怕
不
一
定
是
對
世
界

的
批
判
，
而
且
極
可
能
是
對
自
我
的
揶
揄
。
如
果
真
的
要
寫
一

點
這
樣
的
詩
，
第
一
個
想
法
就
是
：
這
樣
的
一
點
詩
如
果
押
韻

於
我
而
言
毋
寧
是
很
有
趣
的
，
於
是
就
決
定
了
必
須
押
韻
。

大
約
是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吧
，
與
李
家
昇
、
關
夢
南
他
們
合

辦
︽
秋
螢
︾
之
後
，
就
一
直
想
㠥
押
韻
這
回
事
，
但
我
不
能
說

︽
秋
螢
︾
和
︽
秋
螢
︾
的
形
式
必
然
引
致
我
對
押
韻
的
興
趣
，
只

是
覺
得
押
韻
其
時
也
許
還
有
某
些
顛
覆
性
的
剩
餘
價
值
，
而
這

樣
的
想
法
碰
巧
產
生
於
︽
秋
螢
︾
明
信
片
版
本
面
世
的
前
後
左

右
，
從
此
有
點
不
能
自
休
。

那
時
友
人
從
台
灣
回
來
，
給
我
帶
來
一
本
鴻
鴻
的
詩
集
，
叫

做
︽
黑
暗
中
的
音
樂
︾，
翻
捐
了
一
個
晚
上
，
忽
爾
對
一
首
關
於

押
韻
的
詩
感
興
趣
，
那
首
詩
叫
做
︽
詩
法
︾，
末
尾
說
那
是
﹁
重

讀
夏
宇
︽
押
韻
︾
一
詩
有
感
﹂，
詩
說
：
﹁
藉
㠥
押
韻
／
可
以
把

不
相
干
的
事
／
連
在
一
起
／
比
如
堅
定
的
諾
言
／
隱
藏
的
埋
怨

／
真
誠
的
信
守
／
執
㠥
的
愛
戀
／⋯

⋯

也
可
以
隨
意
引
用
你
／

所
深
悉
的
典
故
／
沒
有
人
會
說
不
行
／
因
為
它
們
都
排
列
整
齊

／
而
且

押
韻
﹂，
這
位
鴻
鴻
對
押
韻
不
一
定
厭
惡
也
不
一
定
喜

歡
，
卻
剛
好
道
出
了
我
對
押
韻
的
一
些
正
面
意
義
的
想
法
。

鴻
鴻
的
︽
詩
法
︾
註
明
﹁
重
讀
夏
宇
︽
押
韻
︾
一
詩
有
感
﹂，

也
許
首
先
要
看
看
夏
宇
怎
樣
說
。
夏
宇
那
首
詩
起
初
寫
得
有
點

甜
：
﹁
我
需
要
一
點
音
樂
、
花
和
水
果
／
我
需
要
一
些
顏
色
塗

一
塗
／
我
的
腳
趾
頭
／
給
我
衣
服
、
餅
乾
和
水
壺
／
給
我
木

馬
、
地
圖
／
風
箏
和
繩
索
﹂
；
﹁⋯

⋯

給
我
一
些
／
情
人
，
許

多
的
口
袋
和
抽
屜
／
收
藏
這
／
一
生
的
憂
愁
和
歡
喜
﹂
；
可
是

到
了
第
三
節
，
語
氣
稍
稍
一
轉
，
說
︰
﹁
我
只
能
夠

哎
只
能
夠

／
你
知
道
／
寫
一
首
詩
／
像
這
樣—

—

／
無
謂
的
字
眼
配
上
／
流

暢
的
節
奏—

—

這
樣
／
慷
慨
從
容
／
把
押
韻
／
當
作
藉
口
﹂

鴻
鴻
讀
了
，
覺
得
押
韻
對
詩
來
說
，
是
這
樣
的
一
回
事
：

﹁
親
愛
的
／
你
知
道
寫
詩
／
其
實
是
一
件
／
很
容
易
的
事
／
只
要

你
會
／

押
韻
就
可
以
﹂
；
﹁
當
我
叫
你
／
親
愛
的
／
或
者
在
詩

中
我
說
／
我
愛
你
／
其
實
並
不
是
這
個
意
思
／
這
只
不
過
是
為

了
押
韻
／
才
編
出
來
的
誑
語
／
而
寫
詩
／
就
必
須
押
韻
﹂。

夏
宇
說
押
韻
是
無
謂
的
字
眼
配
上
流
暢
的
節
奏
，
寫
詩
的
人

把
押
韻
當
作
藉
口
，
可
是
鴻
鴻
同
意
了
一
部
分
，
說
寫
詩
很
容

易—
—

只
要
你
會
把
不
相
干
的
事
連
在
一
起
就
可
以
了
；
又
提
出

另
一
部
分
的
想
法
︰
﹁
但
當
我
重
複
那
些
節
拍
／
卻
陷
入
無
可

挽
回
的
絕
境
／
我
不
能
停
止
告
訴
你
／
如
何
寫
工
整
的
詩
／
以

抵
抗
這
個
世
界
的
／
雜
複
與
缺
陷
﹂。
那
是
押
韻
的
另
一
層
意
義

了
。

抵抗世界的雜複與缺陷
葉 輝

琴台
客聚

四
月
份
的
﹁
鄧
麗
君
訊
﹂
連
串
襲

到
，
四
月
五
日
至
八
日
黎
文
卓
籌
劃

製
作
北
京
萬
兆
豐
歌
劇
團
一
行
近
百

人
連
樂
隊
在
香
港
演
藝
歌
劇
院
公
演

國
際
音
樂
劇
﹁
愛
上
鄧
麗
君
﹂，
該
劇

剛
從
韓
國
大
邱
國
際
音
樂
節
成
功
演
出
得
獎

歸
來
。

由
著
名
奧
斯
卡
金
像
音
樂
大
師
譚
盾
領

導
，
由
李
安
大
導
專
用
編
劇
、
威
尼
斯
金
獅

劇
本
獎
得
獎
人
王
蕙
玲
編
劇
，
串
用
編
入
了

鄧
麗
君
最
著
名
的
卅
多
首
名
曲
，
由
曾
得
全

國
華
南
及
北
京
鄧
腔
大
賽
兩
位
冠
軍
歌
手
王

靜
及
李
爍
雙
領
銜
主
演
主
唱
，
此
次
盛
事
必

然
引
起
兩
岸
三
地
哄
動
。

四
月
廿
三
日
，
有
四
十
年
歷
史
的
鄧
麗
君

歌
迷
會
在
香
港
大
會
堂
主
辦﹁
月
亮
在
我
心
﹂

鄧
麗
君
逝
世
十
七
周
年
紀
念
演
唱
會
，
由
維

也
納
金
殿
名
歌
手
鄭
穎
芬
、
鄧
曲
名
家
黎
惠

蘭
、
李
明
英
等
獻
唱
，
現
在
已
引
起
撲
票

潮
。
此
次
紀
念
演
唱
會
全
部
收
入
捐
給
﹁
香

港
新
生
會
﹂
作
善
款
，
契
合
鄧
生
前
為
善
熱

心
之
本
義
。
鄧
麗
君
歌
迷
會
長
張
艷
玲
表

示
，
四
月
份
如
此
掀
起
﹁
鄧
麗
君
熱
﹂，
主

要
是
五
月
八
日
為
鄧
逝
世
十
七
周
年
，
而
一

月
廿
九
日
則
是
鄧
冥
壽
五
十
九
歲
紀
念
，
因

為
大
會
堂
訂
場
排
期
，
而
北
京
歌
劇
團
有
近

百
人
樂
手
主
配
角
等
組
團
南
下
綵
排
等
手
續

繁
多
，
所
以
都
擠
到
這
四
月
間
薈
萃
香
港
，

而
鄧
麗
君
生
前
以
港
為
家
，
亦
正
合
了
我
們

在
此
時
此
際
喚
起
對
這
位
世
界
聞
名
之
中
華

歌
手
之
憶
念
。

鄧
麗
君
生
前
一
家
七
口
，
阿
杜
俱
為
至
交

好
友
，
計
有
鄧
父
鄧
樞
、
鄧
母
趙
素
桂
、
鄧

家
三
兄
一
弟
及
四
妹
鄧
麗
君
，
但
至
今
歲
月

飛
逝
人
生
交
替
，
鄧
父
母
及
二
哥
、
小
弟
與

鄧
麗
君
都
已
逝
，
只
餘
年
邁
退
休
之
長
兄
前

﹁
名
編
輯
﹂
及
三
哥
前
國
民
黨
情
報
官
鄧
長

富
。
鄧
麗
君
文
教
基
金
會
現
在
的
一
切
事
宜

都
是
鄧
三
哥
主
理
，
此
次
香
港
四
月
這
兩
場

鄧
麗
君
紀
念
演
出
，
鄧
三
哥
都
參
與
來
港
主

持
。
而
鄧
麗
君
至
今
擁
有
歌
曲
傳
播
幅
員
最

廣
，
歌
迷
最
多
︵
十
三
億
以
上
︶，
流
傳
時

月
最
長
︵
七
十
至
二
千
年
代
三
代
人
懷
念
︶

及
翻
唱
國
際
歌
手
最
多
等
六
項
世
界
紀
錄
。

作
為
她
的
至
交
好
友
，
與
有
榮
焉
，
故
有
在

此
一
而
再
的
表
達
念
述
不
忘
。

鄧麗君月
阿　杜

杜亦
有道

從
東
周
到
了
秦
朝
，
大
的
背
景
是
神
州
分
裂
，
戰
爭
頻
仍
，
人
民
生
靈

塗
炭
，
生
死
之
考
驗
無
日
無
之
，
仇
恨
掩
蓋
了
愛
心
，
人
性
大
扭
曲
，
奸

險
狡
詐
乃
求
存
求
進
之
道
，
陰
謀
家
乘
勢
而
起
，
權
勢
者
以
嚴
刑
峻
法
及

權
術
治
亂
世
。
每
一
個
帝
王
將
相
，
都
是
玩
弄
權
術
和
陰
謀
詭
計
，
而
且

布
局
非
常
曲
折
，
在
那
個
群
雄
爭
權
的
年
代
，
並
沒
有
社
會
仁
義
道
德
和

法
律
秩
序
標
準
可
以
遵
守
，
帝
王
將
相
為
了
殺
人
，
可
以
使
用
許
多
迂
迴
曲
折

的
毒
計
。
在
這
樣
的
背
景
下
，
趙
高
的
陰
謀
詭
計
，
就
是
那
個
時
代
的
英
雄
在

基
層
撈
取
權
勢
，
拉
攏
人
心
，
收
買
叛
亂
將
領
的
慣
用
手
法
。

呂
不
諱
、
趙
高
、
劉
邦
不
過
是
這
個
奸
雄
輩
出
時
代
的
代
表
人
物
。
不
公
義

是
這
個
時
代
的
一
個
道
德
特
徵
。
所
有
善
良
者
都
是
這
個
時
代
的
受
害
者
。
人

心
思
變
，
希
望
結
束
動
盪
的
、
戰
亂
的
、
殘
酷
的
時
代
，
企
盼
出
現
一
個
穩
定

的
、
人
民
安
居
樂
業
、
國
家
統
一
的
時
代
。
所
以
，
統
一
是
大
趨
勢
，
是
人
心

所
向
。
秦
朝
短
命
，
轟
然
倒
下
，
是
歷
史
的
必
然
。
漢
代
之
後
，
獨
尊
儒
術
，

重
視
人
論
教
化
，
重
視
仁
政
，
也
是
歷
史
的
必
然
。

漢
朝
建
立
，
善
於
總
結
秦
朝
失
敗
的
教
訓
。
採
取
了
三
條
治
國
安
邦
的
策

略
，
第
一
條
，
行
黃
老
之
政
，
無
為
而
治
，
休
養
生
息
，
改
善
人
民
生
活
。
這

是
針
對
秦
朝
追
求
高
速
度
發
展
，
經
濟
建
設
耗
盡
民
力
，
超
過
了
人
民
承
受
的

極
限
，
民
怨
極
大
，
出
現
了
陳
勝
吳
廣
起
義
事
件
而
採
取
的
對
策
。

第
二
條
，
採
取
了
郡
縣
制
和
分
封
王
侯
制
度
混
合
制
度
，
以
利
鞏
固
劉
姓
的

江
山
，
基
本
推
行
郡
縣
制
，
但
也
設
立
了
劉
姓
的
王
侯
分
封
的
制
度
，
劉
姓
王

侯
領
地
稱
為
國
，
也
稱
郡
國
制
，
天
子
之
令
行
於
郡
，
不
行
於
國
，
並
且
逐
步

削
除
異
姓
王
，
把
有
功
的
功
臣
逐
步
削
除
。

第
三
條
，
採
取
了
重
新
建
立
正
統
思
想
和
道
德
倫
理
教
化
，
約
束
臣
民
的
行

為
，
以
免
人
人
重
利
忘
義
，
擾
亂
公
德
和
社
會
秩
序
，
並
發
動
軍
事
政
變
，
以

下
犯
上
。

漢
朝
文
景
之
治
，
採
取
道
家
無
為
思
想
治
國
，
符
合
當
時
的
國
力
和
民
情
，

以
利
讓
人
民
休
養
生
息
，
符
合
了
大
亂
之
後
，
人
民
群
眾
希
望
全
力
發
展
經
濟

的
願
望
。
但
是
，
一
旦
經
濟
發
展
，
社
會
財
富
豐
裕
，
社
會
出
現
了
富
裕
階

級
，
豪
強
地
主
的
力
量
開
始
上
升
，
甚
至
王
侯
也
不
尊
重
中
央
政
府
，
地
方
勢

力
坐
大
，
尾
大
不
掉
，
民
慾
就
開
始
放
縱
，
這
個
時
候
就
出
現
了
七
王
之
亂
，

即
七
個
劉
姓
王
起
兵
和
中
央
較
勁
。
廣
東
話
﹁
七
國
咁
亂
﹂，
就
是
指
七
王
之

亂
，
這
時
期
沒
有
有
力
的
社
會
管
理
，
無
為
而
治
、
一
切
以
利
益
驅
動
，
放
縱

慾
望
帶
來
道
德
的
敗
壞
和
對
中
央
政
府
的
挑
戰
，
弄
致
天
下
大
亂
。
道
家
的
無

為
而
治
的
政
策
走
到
了
盡
頭
。

到
了
漢
武
帝
執
政
的
時
期
，
就
需
要
提
倡
社
會
秩
序
以
及
道
德
教
化
，
約
束

民
心
，
繼
續
保
證
社
會
的
和
諧
與
穩
定
。

漢
武
帝
選
擇
了
儒
家
的
禮
治
和
道
德
教
化
而
不
是
道
家
的
無
為
之
治
，
成
為

了
大
勢
所
趨
。

物極必反，漢武帝重人倫教化
范 舉

古今
談

拉
菲
爾
酒
莊
一
級
紅
酒
的

年
產
量
只
有
約
三
十
萬
瓶
，

可
單
在
內
地
以
拉
菲
爾
名
義

年
消
耗
量
有
說
為
三
百
萬
之

多
，
雖
然
只
是
個
粗
略
估

算
，
偽
劣
情
況
未
必
如
斯
嚴
重
，

但
造
假
存
在
已
是
不
爭
事
實
。
除

了
法
國
名
釀
，
偽
劣
及
以
次
充
好

的
茅
台
與
五
糧
液
也
非
常
泛
濫
。

報
道
說
國
家
質
檢
總
局
已
要
求
首

批
八
家
白
酒
企
業
，
對
外
承
諾
公

開
真
酒
的
銷
售
管
道
、
網
點
和
供

應
量
以
及
公
開
假
冒
產
品
產
銷
商

名
單
和
暴
露
案
件
查
處
情
況
，
好

讓
消
費
者
對
假
酒
銷
售
情
況
更
有

掌
握
。

公
開
產
品
的
流
向
，
是
否
就
能

有
效
打
擊
偽
劣
酒
類
流
通
，
怎
說

酒
商
對
這
做
法
仍
有
保
留
，
因
為

被
查
獲
的
假
酒
愈
多
，
消
費
者
對

該
牌
子
的
產
品
戒
心
也
會
愈
大
。

酒
商
何
不
化
被
動
為
主
動
，
利
用

現
代
科
技
來
協
助
查
證
真
偽
，
挽
回
消
費
者

的
信
心
？
生
產
商
和
代
理
商
其
實
可
以
攜
手

在
酒
瓶
蓋
的
內
沿
及
瓶
身
，
以
鐳
射
打
印
方

式
分
別
印
上
兩
組
號
碼
，
消
費
者
以
手
機
登

入
官
方
網
頁
，
先
輸
入
瓶
身
編
碼
初
步
核
實

該
酒
的
真
身
；
如
決
定
享
用
，
則
可
以
按
確

定
，
官
方
網
頁
就
會
記
錄
該
瓶
酒
當
下
已
被

啟
封
，
並
傳
回
第
二
組
編
碼
讓
消
費
者
核
對

是
否
與
瓶
蓋
內
沿
的
編
碼
相
同
。
如
此
安

排
，
對
選
用
幾
千
元
甚
至
上
萬
元
一
瓶
名
貴

佳
釀
的
消
費
者
來
說
不
但
不
是
繁
複
，
反
而

是
消
費
信
心
的
保
證
。
即
使
如
坊
間
盛
傳
有

人
專
門
收
購
舊
酒
瓶
作
還
魂
酒
，
單
是
第
一

道
輸
入
瓶
身
號
碼
，
被
官
方
網
頁
確
定
為
已

被
享
用
，
借
屍
還
魂
計
也
無
所
遁
形
。

偽
劣
高
價
酒
在
內
地
消
費
場
所
異
常
流

通
，
是
零
星
小
型
團
伙
欺
瞞
消
費
者
；
抑
或

如
部
分
案
件
揭
示
，
可
能
涉
及
結
合
上
下
游

不
同
環
節
的
龐
大
詐
騙
集
團
，
則
有
待
執
法

當
局
抽
絲
剝
繭
進
一
步
細
查
了
。

假的真不了
楊振耀

一網
打盡

還
記
得
去
年
，
我
說
過
亞
洲
電

影
大
獎
﹁
有
較
強
的
東
亞
認
同
特

質
，
因
此
中
東
與
印
度
電
影
相
對

缺
乏
重
視
。
﹂
今
年
第
六
屆
，
情

況
果
然
有
點
轉
變
。
我
十
分
喜
歡

的
︽
伊
朗
式
分
居
︾，
去
年
初
已
在
柏
林

國
際
電
影
節
奪
得
金
熊
獎
，
今
年
就
在

亞
洲
電
影
大
獎
獲
得
最
佳
電
影
、
導

演
、
編
劇
、
剪
接
四
個
獎
，
實
至
名

歸
。香

港
電
影
︽
武
俠
︾
和
︽
龍
門
飛
甲
︾

取
得
一
些
技
術
獎
項
︵
是
否
反
映
香
港

影
人
技
術
有
餘
、
創
意
不
足
？
︶，
葉
德

嫻
一
如
所
料
再
得
影
后
。
最
佳
新
演
員

方
面
，
我
覺
得
前
田
旺
志
郎
、
林
暉

閔
、
柯
震
東
三
個
男
生
都
比
︽
金
陵
十

三
釵
︾
的
倪
妮
更
好
。

今
年
電
影
節
的
開
幕
電
影
是
彭
浩
翔

的
新
作
︽
春
嬌
與
志
明
︾，
是
︽
志
明
與

春
嬌
︾
的
續
集
，
已
在
二
十
八
號
開
畫

公
映
。
影
片
繼
續
緊
扣
都
市
男
女
的
感

情
話
題
，
跟
去
年
頗
獲
好
評
的
第
一
集

可
謂
不
相
伯
仲
。
續
集
裡
，
志
明
與
春

嬌
的
感
情
出
現
變
化
，
二
人
先
後
到
北

京
工
作
，
交
上
新
的
異
性
朋
友
，
為
他

們
的
復
合
帶
來
阻
礙
。
本
片
較
難
得
的

是
，
彭
浩
翔
保
持
㠥
香
港
本
色
，
沒
有

﹁
棄
港
﹂，
將
廣
東
話
的
抵
死
一
面
發
揮

得
妙
到
毫
巔
。
至
於
最
後
一
場
戲
我
認

為
爆
笑
有
餘
，
始
終
做
不
到
合
情
合

理
。
但
無
論
如
何
，
我
看
的
那
一
場
，

觀
眾
反
應
十
分
熱
烈
，
全
程
歡
笑
，
似

乎
對
志
明
與
春
嬌
的
﹁
幼
稚
病
﹂
很
受
落
，
大
家

都
拒
絕
長
大
呢
。

最
後
說
說
我
的
個
人
心
水
推
介
。
今
天
︵
三
十

號
︶
晚
上
可
留
駐
文
化
中
心
，
是
枝
裕
和
的
︽
奇

蹟
︾
和
法
國
片
︽
陽
光
抗
癌
大
作
戰
︾
都
好
看
，

帶
來
向
上
的
希
望
，
尤
其
是
前
者
，
令
人
感
動
。

明
天
︵
三
十
一
號
︶
名
導
作
品
紛
至
沓
來
，
新
藤

兼
人
、
三
池
崇
史
、
大
衛
哥
連
堡
的
新
作
都
值
得

期
待
。
後
天
︵
一
號
︶
我
推
薦
東
歐
動
畫
︽
兔
子

的
日
落
大
道
︾
以
及
伊
藤
高
志
的
實
驗
電
影
。

電影節手記之二
鄭政恆

記憶
後書

士林夜市的台灣小吃聞名遐邇。
士林夜市的雛形出現在上世紀初的1909年。台

北的一些貧苦市民和漁民因生活所需，在靠近基
隆河渡口的慈諴宮對面、文林路一帶擺攤設點，
賣一些地方小吃和台灣的某些點心，借此養家餬
口。不料這種本屬自發的「扎堆現象」引出了經濟
學上的「集約效應」，攤點越多，佔地越大，慢慢
形成兩大部分，一個是傳統陽明戲院周邊的街道，
包括大南路慈誠宮一帶，一個是以陽明戲院為中
心，包括安平街、大東路、文林路圍成的區域。
兩處經營地毗鄰發展，比翼雙飛，攤點店舖越

來越多，經營品種越來越豐富。士林夜市──這
個草根市民創立的市場經濟體，經過一個多世紀
的孕育和發展，以它特有的魅力，把台灣「小吃
之都」的美傳揚四方。
如今的士林夜市業已成為台北市遊覽、購物、

美食、娛樂為一體的一大景點。每當夜幕降臨，
華燈初上，世界各地的遊客和眾多的當地人，一
波一波向士林夜市湧去，他們在人山人海中前
行，在多如牛毛的小吃中選擇自己鍾意的食品、
飲品，或坐，或立，或蹲，或行，一個個旁若無
人，大快朵頤，一邊觀夜景，一邊品小吃，既享
眼福，又飽口福，恣意沐浴㠥物質和精神的雙重
快感。
2011年初，台北決定翻新改造士林夜市，年底

12月25日正式營業。
無巧不成書！恰在這天，我到了台北。
身為教師的台灣友人陳林阿秀早早打來電話，

說晚上帶我去士林夜市吃小吃。並且特別說明，
若不去士林夜市就等於沒到過台北。放下電話我

大喜過望，真是正中下懷啊！陳林阿秀丈夫的大
哥解放初期與我父親是同事，兩家同住一個小
院，為世交。我稱陳林阿秀丈夫的大哥為伯父，
如此類推，稱陳林阿秀為二伯母。
下午六點剛過，阿秀伯母和陳玲小妹如約來到

我下榻的圓山大酒店。
陳林阿秀的丈夫是湖北雲夢人，早年在家鄉鄉

下教書。一位國民黨軍官老鄉看上了他的才氣，
把他帶入軍中，成為一名文職軍人。後來輾轉到
了台灣，與早年隨父母到台灣的林阿秀結婚，生一
女一子。後赴美深造回台在軍校任教。上世紀八十
年代，正值盛年時卻猝於三尺講台之上。同為教師
的妻子林阿秀，含辛茹苦把兩個孩子拉扯大，如今
已退休，在家頤養天年。此時我們在台灣相遇，
重敘兩代人友誼，大有他鄉遇故知的感慨。士林
夜市距圓山飯店不遠，20元的士費就到了。
甫一下車，我們便被人流裹挾，陳玲小妹怕我

丟了，走幾步就回頭看看我，提醒我跟上。我夾
在人縫中，左顧右盼，一抬頭，「士林夜市」四
個由霓虹燈做成的大字映入眼簾。這就是當日開
張的「新士林夜市」。我順㠥霓虹燈看去，一幢鋼
結構建築，寬幾十米，長數百米，分地上和地下
兩層。我正納悶該往哪兒走，陳玲小妹喊，先到
地下一層看看。
樓梯上一股熱浪撲面而來。由爐火與油煙，海

鮮與肉食，米麵與青菜混合的味兒，一股腦兒往
鼻子裡鑽，我的胃彷彿被捏了一把。
地下一層大廳裡燈火輝煌，人潮湧動。數百個

攤檔把近萬平米的空間塞得滿滿的，過道兩旁支
㠥火爐和鍋台，一家連一家，一檔挨一檔，像碼

長城一樣，把大廳柵出無數個方塊。圓形綵燈，
方形宮燈，霓虹廣告燈交相生輝。廣告牌上的食
品名密密麻麻，明碼實價。剁肉聲，切菜聲，叫
賣聲與女人喊孩子聲，小孩叫媽媽聲混在一起，
匯成一波一波的熱浪，在大廳上空轟響奔突，搞
不清它會掉進哪個鍋裡，被炸成丸子，搓成粉
絲，燙成菜卷，撈起來賣給食客，小吃便增添了
一份人氣滋味。食客呢，也樂此不疲，他們或站
或坐，拿㠥乾的，端㠥稀的，吧嗒吧嗒、呼呼嘍
嘍，吃得一嘴油，滿頭汗。
人流不斷湧入，我們幾人被夾在人流中，一小

步一小步搓㠥向前走。走了十多米，本來高漲的
食慾給擠跑了。我們索性出了地下室，向後走不
遠，來到露天夜市。人還是如潮，食品還是多如
牛毛，但空氣好多了。我們慢慢前行，食慾又回
來了，看到什麼都想吃。陳玲小妹和我開玩笑，
說，你別挑花了眼，一會把肚子脹破的。
我憑感覺和視覺，先挑了一種叫「花枝羹」的

小吃。鐵鍋裡糊糊嘟嘟、七七八八，也看不清是
什麼東西做的，拿勺一嘗，挺鮮的。小妹又買來
高雄肉丸、花蓮烤蝦等，我一邊吃，一邊流口
水。陳伯母樂了，開口說，不要一次吃那麼多，
前面東西還多呢！慢慢挑，多吃些品樣。
我一路走，一路看，真是目不暇接，應有盡

有。天上飛的，地上跑的，水中游的，洞裡爬
的；熱的，冷的，硬的，軟的，酥的，麻的，鹹
的，淡的，甜的，苦的⋯⋯可謂「天下美食盡匯
於此，世界小吃統入口中」。恨只恨自己的肚子太
小，裝不下這麼多的好東西。只好拿相機一陣猛
拍，把所有小吃全裝進相機裡。
走到一個老阿婆的攤點前，我要了份名叫大餅

包小餅的小吃，據說是士林夜市最知名的小吃之
一。做法是在大張麵皮中包小油酥餅，內餡分甜
鹹兩種，甜的有豆沙、芋頭、棗泥等，鹹的則有
花生、咖哩等，吃起來外軟內酥，風味相當獨
特。我點鹹的，看㠥阿婆一招一式操作完，抓過
來大嚼大咽。陳玲小妹問我味道怎樣，我一下噎
住了，竟說不出來。只好支吾道，反正好吃，具
體什麼味兒，我也說不清楚。
大約走了夜市一大半的路程，我的肚裡已裝了

蚵仔煎、天婦羅、銅鑼燒、泡泡冰、青蛙下蛋等
十多樣小吃，飽嗝一個接一個，食慾還在猛漲。
陳玲小妹又和我打趣，說大陸客基本上都是從台
灣回去後才長胖的，不過我是個例外。
我問她為什麼？她說我和許多人不一樣，人家

吃就是吃，直吃得人仰馬翻，恨不得過把癮就死。
而你醉翁之意不在「吃」。我說，那你說說我意在
何方？小妹笑笑，說，你的意在台灣的小吃文化。
文化只滋養大腦和精氣神兒，不長贅肉。我聽了
哈哈大笑，說小妹不愧是教師，真會講話。
大概聽到我們的對話，一個記者模樣的青年人

擠過來問我，你覺得士林夜市怎麼樣？我說，和
大陸的夜市沒兩樣。他又問，味道好嗎？我答，
好吃極了。不過如果不是大陸同胞來吃，再好吃
也白瞎。他頓了頓，連聲說，那是，那是。
返回賓館的路上，見路旁有一賣臭豆腐的大

嫂，我又買一碗。不是沒吃飽，而是覺得吃了不
少台灣海產品，想再嘗嘗台灣的臭豆腐，品品那
味道是不是和大陸的臭豆腐一樣，聞㠥臭，吃㠥
香呢？

逛台北士林夜市

■熱鬧的士林夜市。 資料圖片


